
第４３卷第４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 Ｖｏｌ．４３，Ｎｏ．４
２０１６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Ｓｉｃｈｕａｎ　Ｎｏｒｍａ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ｓ　Ｅｄｉｔｉｏｎ） Ｊｕｌｙ，２０１６

商业美学下的符号修辞实验
———评《九层妖塔》中的“空间编码”

赵　勇
（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，成都６１００６４）

　　摘要：符号学视野下，当前艺术电影 在 商 业 美 学 中 的 复 杂 面 向，体 现 了 创 作 过 程 的 符 号 文 本 修 辞 术。陆 川 在

《九层妖塔》中以神话象征系统为基础，有意落入具有较强理 据 性 的 历 史 文 本，造 成 了 空 间 对 峙 的 修 辞 效 果。电 影

文类的转型，并不必然导致艺术电影完全走向商业美学，一个成长的 电 影 类 型 框 架 恰 恰 需 要 文 本 内 符 号 元 素 的 多

元流动与置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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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直以来，在电影文化中，艺术电影总是作为类

型电影的“对立项”存在。其文本形式标新立异，内

容超然晦涩，主题冷面先锋，从而对抗类型电影“自

动化”阅读期待。艺术电影解读的困难之一，就是其

与日常生活审美之间具有文本断裂感。而商业美学

逻辑要求打破艺术文本与其他社会文本的区隔，通

过将其整合为无差别的文化符号，以此保证资本的

殖民，从而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全文本消费链。在资

本市场包围下，电影产业化呼声甚嚣尘上，艺术电影

处境艰难。中国 新 生 代 导 演 陆 川，其 之 前 的 作 品 一

贯持存着某种特立独行性，与日常审美和资本吁求

保持着审慎的距离，但其新作《九层妖塔》似乎有着

异样的步调。
《九层妖塔》这部影片有着清晰的类型诉求，被

认为是陆川对“市场妥协”的姿态。它改编自网络小

说《鬼吹灯》，这是个先文本，不像陆川以前的影片具

有原创性；而自《画皮》系列以来，大银幕上“妖孽横

行”，《西游之降魔篇》、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、《捉妖

记》等，再扩大到电玩游戏领域的“降妖”模式，构成

一个令人亲切的广泛相关性的文化“联合文本”，一

改人们对陆川“文本难解”的印象。电影广告促销揭

秘电影生产：“高科技制作”如何再现魔幻场景；陆川

访谈透 露 的 对“地 心 历 险 记”的 有 意 借 鉴———这 些

“共同文本”，最终与片名的强编码符号“妖塔”，都如

此清晰地指向一个新的文化体制的转型———不折不

扣的魔幻商业题材。“体裁的最大作用，是指示接收

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，题材本身是个指

示符号，引起读者某种相应的‘注意类型’与‘阅读态

度’”［１］１３７。
一　“镇妖塔”的解释漩涡

观影过后，有 些 期 待 会 落 空。人 们 会 发 现，像

“降妖通关”、“人鬼情未了”等典型场景似乎被有意

悬置了。胡八一（赵又廷饰）和杨萍－Ｓｈｉｒｌｙ（姚晨饰）
的恋情只是个框架信息，因为胡八一的“发现之旅”
才是“真”文本。

整部影片设置的谜题有两个。第一，九 层 妖 塔

是什么？本来这不必大费笔墨，因为上文提到的大

量伴随文本已经唤起了观影期待，在民间俗文本中，
有《封神榜》、“白蛇传”、《西游记》等等，九层妖塔具

有镇妖的价值。可是，陆川却把对九层妖塔的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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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当作重头戏。如：杨加林教授的先知性的提示，
胡八一在图书馆废寝忘食地“按图索骥”加旁白，光

头馆长（李晨饰）的“循循善诱”。这些“政出多门”的
复调性解释 话 语，需 要 观 众 积 极 努 力 才 可 能 会“拼

贴”出一个象征整体（这在其他类似的型文本中，也

就是一个叙述契机，在故事中甚至很像一句异常简

明的佛家偈语），而且这也严重干扰了“降魔对决”的
进程。第二，打开妖塔的秘诀和障碍是什么呢？那

就是胡八 一 必 须 和 杨 萍－Ｓｈｉｒｌｙ一 起 完 成 这 个 关 键

词“合作”。这也是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所提的叙事

功能。神怪魔幻题材的惯常情节，是在有效地进行

短期人物关系对抗性的磨合后，快速进入主要叙事

任务：妖塔被打开。因为只有众妖出现，才会出现后

面典型的大规模“人－妖决战”高潮戏桥段，这也是

类型期待。灾难发生，正负价值颠倒，需要主人公来

扶正。这符合亚里士多德说到的，不是用叙述语言，
而是 对 戏 剧 性 事 件 的“有 一 定 长 度 的 行 动 的 模

仿”［２］１５。可是 陆 川 却 让 杨 萍－Ｓｈｉｒｌｙ人 物 角 色 长 期

“缺席”叙事主战场，将本来与胡八一张力性的对抗

关系不断悬置延迟。
因此，这两个谜题反而构成了突兀的“反常规”

动作，一定程度干扰了类型观影的愉悦。但也因此

甚是可疑：这既可能是因为作者尚未领会类型创作

经验而出现的“噪音”符号，干扰了叙述的惯常流程，
也有可能是作者“有意为之”的意图信息。因为少数

影迷和学者相信，像陆川这样的艺术家圈层也会时

常有“冒犯文化常规，更新艺术类型”的创作冲动。
“今天，当一门个别的艺术恰巧被赋予支配性作

用的时候，它就成为艺术的楷模：其它艺术试图摆脱

自己固有的特征而去模仿它的效果……处于从属地

位的艺术通 过 这 种 艺 术 效 果 的 混 合 而 被 歪 曲 和 变

形。”［３］当下广告文本盛行，这是商业美学的主 要 标

志。广告文本的趣味是艺术性让位于商品符号，是

“强编码”文本，文本内容和结构可随意拆分剪裁以

供流通和消费。因此，当下不少电影开始向广告文

本学习创作路径，尤其是所谓的高概念电影的配方

策略，局部精致但整体破碎，有的更宛若巨型植入广

告的《变形金刚》等。
陆川不能拒斥这个潮流，因此虽然影片中镇妖

塔的故事时空断裂，完全靠画外音旁白的语言连缀，
但惊心动魄、瑰丽奇幻的画面宛若时尚明信片和探

险游戏，又让人身心舒畅。陆川这次转向，明显是要

获得电影作为产业的巨大价值。
通过对相关电影文本中“捉妖”人物的考察，会

发现这些人物性格和品质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日常化

特征。《画皮１》甄子丹扮演的捉妖师，好喝酒，机智

诙谐，逍遥于 民 间 市 井，让 背 负 重 托 的 陈 坤 好 不 羡

慕；《西游降魔篇》中的唐僧简直比悟空还泼皮无赖

耍滑；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中，狄仁杰断案不只是为

国为家，也有着自己隐秘的动机（判案上瘾与价值无

关，可比 较 刘 德 华 很 多 神 经 性 喜 剧 中 的 型 文 本 特

点）；《捉妖记》让 男 人 怀“鬼 胎”体 验 代 孕 妈 妈 的 感

受。这些人物虽然肩负捉妖的叙事任务，但他们不

管身份如何，都披上了常人普世的价值观和世俗情

感，有着稍显自私的动机，大多油嘴滑舌，滑稽可笑，
价值观追求稚粗，有的甚至明显低于普通人的行为

准则，因此主人公一般带有被嘲讽的喜剧性。但在

陆川的这个降妖故事中，胡八一这个角色却有着与

以上人物不同的特征。
胡八一这个名字虽然很日常，很随意，但身份却

是王族后代，潜伏民间，有贵族血液。他与所处的世

界有些格格不入，有些孩子气地怀疑和拒斥周围的

人，固执又伤感（赵又廷型文本的潜质）。文本的戏

剧重心不在于险恶的危机情境和孤胆英雄的外部对

抗，而是以内卷化的人物心理世界为主要表达对象。
对故事人物内在的身份混沌、目标模糊、认识局限的

表现构成影片作者的意图定点。
下面将对陆川之前的电影人物谱系作纵向比较

观察。在《寻枪》中，姜文扮演的警察丢枪后魂不守

舍，意识涣散，但有着警察职业的神圣感和责任感；
《可可西里》在艰苦的西藏荒原没有物质给养，仍孤

身作战，队长的死亡有一种历史的庄严；《王的盛宴》
中一介莽夫 的 刘 邦 开 始 反 思 自 己 的 疯 癫 本 质；《南

京！南京！》里一个“卑微的敌人”，日本士兵却在反

思宏大话题的侵华战争的价值。陆川的电影不管题

材如何，他里面的主人公都有一种高贵的单纯或者

如康德所讲，人物主体有一种先验的“物自体”［４］倾

向，他们有反省意识，在文本叙述开始便有与生俱来

（如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、《王的盛宴》）或者命中注定的牺

牲和对责任的担当（《可可西里》、《寻枪》）。
在《九层妖塔》中的胡八一继承了陆川艺术文本

中人物的这些特点。胡八一的画外音旁白连结起整

个故事的时 空 世 界，这 是 个 典 型 的 艺 术 文 本 模 式。
画外音旁白在“追溯”自己的成长身份：他作为王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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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抵制住自己的个人私情，杀死眷恋的恋人兼敌

人杨萍－Ｓｈｉｒｌｙ，从 而 封 锁 九 层 妖 塔 这 些 大 义 之 举。
这并不是经过抵制世俗诱惑得来的心理转变，而完

全是对自己身份使命的最终确认。陆川的这些人物

有较为“高尚”的情操，没有被设定为彻底世俗化、甚
至喜剧化来拉近观众距离。加拿大的弗莱把这些人

称为“高模仿”人物，这是普通人达不到的人物品质，
“他具有的 权 威、激 情 以 及 远 比 我 们 更 强 的 表 达 力

量，但他所作所为，既得服从于社会评判也得服从于

自然规律”［５］４－７。但同时陆川的这些人物因此具有

一种非个人悲剧的倾向，那就是折磨他的是外在规

范的约束。他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现在“社会文化”层
面的力量。

二　“红色记忆”的理据性滑落

《九层妖塔》归属于神怪魔幻片类型。神话类故

事天马行空，时空抽离现实环境，最关键是有叙述机

制的超能力性质，人物和怪兽造型设计更是很有想

象空间。它的叙述机制是非现实的，因此神话影像

系统遵循自己的“一般现实逻辑”，“它是一种独特的

审美价值判断标准，它属于描述性的，而非演绎推理

性的”［６］５－８。神怪片距离现实主义范畴的“入世”要

求最远。它 的 自 成 系 统 是 指 里 面 神 话 式 的 叙 述 机

制、超能力、“异形式”的人物、虚拟的环境等都不能

与现实直接对应，它不是“逼真”的再现世界，而是人

造“仿像”的抽空世界。因此我们看到的神怪片呈现

出浓烈的虚拟性。故事的环境空间基本没有具体指

向性，很模糊，无法空间定位；而时间则指向遥远的

过去或未来的某点，无法推算。因为只有“远距”现

实，叙事才更具有异域性及神话性，不被现实逻辑束

缚，正如《山海经》奇诡的见闻总是发生在遥远的中

原之外。因此，神怪片相比其他类型具有一种艺术

文本理据性滑落的倾向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指向能引

起人们追寻逼真现实世界的任何依据，它是封闭自

足的空间，不 是 现 实 世 界 的 直 接 映 射。拿《九 层 妖

塔》来说，鬼怪出没的场所应该在现实时空之外，以

保证不会侵入现实幻觉，否则超能力的叙述机制会

被挑战，比如“起死回生”、人鬼通婚的逻辑、妖塔非

稳定的建 筑 格 局、杨 萍－Ｓｈｉｒｌｙ的 超 人 力 量 等 等，这

些在神话影像系统中能自圆其说的元素都将经不起

历史逻辑和现实经验逻辑的推敲。
陆川在这部影片中植入了具有怀旧式的历史文

本。故事人物身份是考古队员，里面有人物杨加林

教授，反映了历史上的“罗布泊事件”；片中的插曲也

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“毛文化”；中国几次大的科考

发现这样的现实文本也被使用进去。可以这么说，
正是历史符号落入神怪“型文本”才使得这部影片有

着某种“标新立异”的观影感受。尤其陆川对这种插

入的“历史符号”的文本，不但没有抹去其“现实性”
的特征，反而不断强化其“历史真实性”，比如用当时

特有的新闻片效果，鲜明地“再现”石油城集体性的

文化演出活动等等。总之，陆川在这个神话类故事

中，让我们有机会以奇怪的方式“穿越”到了当时新

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和集体文化休闲

中去。这不啻是陆川有意扩大电影符号解释全域的

动机，还将具有怀旧情结的观众也纳入进文化市场

中来。
当然更重要的价值可能恰恰是陆川对“历史考

古式”的发现。“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

的质疑和历史化”［７］。在陆川其他几部影片中，有一

种对正统历史叙述模式进行质疑的态度，并试图用

影像符号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分析解构主体历史

写作的问题。在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、《王的盛宴》中最为

直接和明显。《南京！南 京！》从 日 本 人 的“敌 对”角

度试图关注侵华战争史的书写多大程度上受到民族

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等影响；《王的盛宴》则再次解

构了以《史 记》为 代 表 的 汉 史 被 涂 抹 了 多 少 文 学 笔

法；在艺术文本的使用上，陆川在《可可西里》中的固

定长镜头，多次将悲剧性场景“冷眼旁观”，保持感情

距离；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中的现场摇镜头、黑白摄影等

等纪录片式 的 处 理 手 法，具 有 严 肃 的 科 考 性 用 意。
总之，以上的陆川笔法都服务于对“历史”的分析上。
可以说，陆川是有着鲜明历史观的导演，这是他作为

艺术家群体的文化特征之一。对传统史观的质疑，
必然与我们所见的电影中的常规历史演绎不同，他

的作品因为是新历史主义的批判，以解构主义考古

历史，因此便带有一种反讽历史的特征。这还体现

在陆川对影像系统性质的认识和形式突破上。
神话影像系统是《九层妖塔》主要的表现机制，

而那些被植入的“红色记忆”又与具有鲜明可验证的

“历史逼真性”混杂交错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。因为

两者“一般现实逻辑”内在差异，便自然会出现“同层

次元语言冲突”。红色记忆和这个神话象征系统有

完全不同的元语言。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如果产生相

反 的 冲 突 的 解 释 意 义，就 会 产 生 “解 释 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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涡”［１］２３７－２３８。比如红色记忆让“上一代人”“缅怀”熟

悉的过去，那个“过去”正是他们自己身体成长史的

真实积累，不容戏说，否则就是否定缅怀者的主体历

史，就是割裂自己。可是，神怪片模式的虚构性、游

戏性又要求我们必须逃往神话时空。
陆川在历史的建构和解构两端滑动，在逼真和

虚拟中间游弋。“解释漩涡”将几种价值观和冲突意

义并列，互不取消，影片文化整合的传统冲动被导演

自己终止，这种碎片化对应的是后现代文化。红色

记忆的严肃性在神话影像的“游戏虚拟性”，更突出

对比了双方的巨大价值差异性，永不弥合。这是一

种历史反 讽 模 式。符 号 学 认 为，“任 何 解 释 都 是 解

释”［１］５０，没有一元性的符号解释。对“红色记忆”符

号文本来说，它“误入”这个神话系统，这部分观影者

的历史认同感有被消解戏谑的危险：集体时代单一

化的建设和文化生活显得“虚假”荒谬。
考古队本应该是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态度的，

却遇到“妖塔”和“石头城”中人－妖大战，实在讽刺。
科考 发 现“真 伪”难 辨，胡 八 一 在 王 族、鬼 族 和７４９
“国家队”的诱骗利用，这些都一改传统建构的“红色

记忆”图景。从这个角度上，陆川的文化先锋性便有

所暴露了。
接下来新的问题是，作为神怪片的主体，神话影

像系统是否会因为导演的这个创新冲动也会让自己

“面目全非”失去符号价值呢？理据性丢失是测量神

话影像系统的一种方式。符号学家赵毅衡的建议是

“第一个测定法是替代，第二个测定法是解释”［１］２５３。
影片开头考古队和军队系统挖掘文物的场景是否可

以其他文本替代？在神话系统中此处的叙述功能是

“接触”，比如在这个功能不变的前提下，人物身份换

成一个盗墓 队 伍 或 只 是 民 间 考 古 队，我 们 剔 除“红

色”身份符号，这是否会对整个影片文本有大的影响

呢？显然不能这么做。国家队背景的科考队和军队

具有体制象征意义，后面叙述高潮是进驻石油城，而
重要推手就是７４９队。这说明这个符号编织紧密，
不能理据性丢失。再看另一段，杨萍和杨教授借“文
献性纪录片”的影像形式被介绍，此处系统对应的叙

述功能是“时空穿越”，这个时空穿越的“超能力”呈

现方式是纪录片质地，这个技巧很巧妙，将时空穿越

的把戏带来审美“刺点”，这说明美学技巧不带有元

语言冲突性。可是这个纪录片视频播放在叙事中是

有具体位置的，它被胡八一所在的考古队所“看到”，

这个信息被“转述”给胡八一，构成重燃对杨萍的眷

恋寻找之途。这个叙述功能是“告知”，我们可以置

换成另一个告知模式，比如杨萍－Ｓｈｉｒｌｙ既然具有超

能力，完全可以“越狱”，然后主动来找胡八一“亲自

告知”。这是有可能的，完全符合神话系统的建构。
所以这个段 落 的 运 用 说 明，它 可 以 相 容 于 系 统，因

为，可以被替换，这个红色记忆（考古发现的文献视

频）也同时 具 备“理 据 性 丢 失”的 特 点，是 成 功 的 段

落。前者例子中其内容理据性在文本中很强，不可

替代，但形式文本符号的性质却内在“格斗”；后者内

容上具有理据性丢失的特点，说明这个“历史文本”
会很好地融入这个虚拟文本，真－假的逻辑对抗便

被遮蔽了，自 然 而 然 形 成 了 巴 尔 特 推 崇 的“刺 点 文

本”。它破 坏 了 虚 拟 的 文 化 常 规，风 格 跳 跃［８］４０－４４，
让人印象深刻，但又避免了两种符号性质的冲突。

由此我们发现陆川在运用这些技巧来实现其历

史反讽的意图。他采用的“历史符号”落入“神话型

文本”的方式，是可行的，并不必然出现文本不可解。
可是，同层元语言冲突的存在，也需要作者对文本细

节符号的兼容性做出具体调整和安排。
三　西部印象的重新编码

在电影文本中，西部被各种文化体制符码所征

用。在精英文化中，西部是与物质文明的诱惑相对

峙的“乌 托 邦”，朴 素 纯 粹，是 各 种 价 值 救 赎 的“原

乡”，如《盗马贼》、《青红》等；在主流文化中，它尚未

进入现代化文明进程，是落后、待开发的启蒙之地或

国家政治修辞，如关于少数民族的“十七年”电影时

期作品；在商业文化类型电影中，西部是原始神秘，
文明 的 蛮 荒，具 有 粗 野 气 质，如 西 部 武 侠 片 序 列。
《九层妖塔》中的西部映像被多重符码所交叠。

神怪片的叙述环境具有高度虚拟性，主要空间

理据性滑落。《九层妖塔》的故事照理说是西部或更

具体地说是新疆荒山和戈壁上的石油城，它不应具

体指向具体实存的某个现实空间，或者说退一步，为
了某种效果也可将空间适度进行理据化修辞。

影片故事空间大概有三部分：考古队所在的荒

山，也就说九层妖塔所在地；北京某图书资料馆，胡

八一“释迷”主要场所；新疆石油城小镇，妖怪肆虐的

灾难之所。应尤为注意，西部作为整体与北京的空

间对峙所带来的文化意义。
在商业美学中，西部被简化为冒险猎奇之地，原

始味道十足，所以西部空间本应该是叙述主体，这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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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九层妖塔》就是典型的降妖除魔的故事了。然而，
在片中我们不能忽略的是，北京文化空间的特质，首
先是它在短暂地呈现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文化的浮

躁热闹之后，便一直紧紧局限在一个小图书室，并被

进一步编码 为 王 族（高 贵 的 种 类，有 拯 救 人 类 的 使

命）守护者之门。更重要的是这个北京空间，被一再

地拓宽文本体量，不只满足于作为西部空间的故事

引子，而成为相互颉顽的力量。起初是其独特的位

置，它不位于前面或后面，作为西部空间叙事的“封

底”，它夹在西部空间叙述的中间，打断了其流动的

整体感。胡八一在北京的图书资料室查鬼族秘密不

是过场戏，而是与影片叙述重心和作者意图息息相

关，这样“释 迷”而 不 是“降 妖”成 为 了 基 本 情 节 线。
这是北京空间叙述被有意放大的效果。同时它处于

衔接荒山发现妖塔和石油城调查妖怪这两个被割裂

的西部空间的切点上，也就是说，西部空间的合法化

叙述和情节转向竟然是依靠北京空间的释迷任务。
因此，陆川把西部空间和北京“文明”空间进行

了重新符码化。符码是元语言符号，符码规则便是

北京空间对西部空间的切割方式。它让影片“文化

产品”的理 据 性 陡 升，是 艺 术 圈 文 化 体 制 的 常 规 动

作。
主体人物身份来自北京，探险降妖在西部戈壁，

叙事任务是释迷、考察和降妖。这决定了北京作为

“文化”空间向西部“原始”空间征服的象征性意义。
列维－施特劳斯指出，“神话思维总是在对立的状态

中向着解决协调 的 方 向 进 站”［９］２２４。并 因 此 可 以 进

一步总 结 出 一 系 列 语 言 学 式 的 二 项 对 立 结 构：北

京———文 化 的，秩 序 的（冷 静 的），主 体 性 的；西

部———原始的，危险刺激的，失序的，被对象化的。
在惯常的艺术话语中，西部原始文明具有对现

代性反思的疗救价值，然在此处，北京的图书资料室

被重新加码为王族死而复生之所，而石油城和妖塔

所在地则被象征为灾难复燃之地。这又是一个二元

对立的象征体结构。文化对某个比喻集体地反复使

用，或是使用符号的个人有意对某个比喻进行重复，
都可以达到意义积累变成象征的效果。陆川一方面

强化了神怪片叙述环境的刻板印象，如原始危险之

地，同时将两个空间设置为征服关系、解释性关系。
这样空间的意识形态格斗局面形成了，从而进一步

服务于“历史反讽”，这种简单的征服和解释关系将

神圣－粗鄙的历史和现实空间的“讲述”方式置换为

不可靠的历史叙述者了。
四　后卫还是先锋？

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，社会分层导致文化趣

味差异和区别化，而文化分化又进一部导致审美意

识的分化，观众和电影圈艺术家群体都在复杂地变

化，进而当下艺术文本全域出现百舸争流、五光十色

的局面。就电影系统内部而言，各种类型突破话语

边界互相借重资源、混搭、跨界、“大电影”的命名，这
些是社会、大众、艺术话语场沟通活跃的体现。“在

晚近的文化转变中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过去那种以

差别为根据的文化排斥和垄断已经相当衰弱，普通

民众不再是被排斥的对象。相反，他们成为文化的

主要诉 求 对 象”［１０］１５３，一 种“共 享 文 化”正 在 形 成。
陆川这次的创作实践，不能仅仅看作是进入商业片

体系，而应被看作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介入

的结果，共享文化是社会的“分层－整合”机制在起

调试作用。影片将“逼真”的历史符号“红色记忆”落
入神话影像系统象征界引起了解释漩涡；俗文本叙

事机制与二项对立式的空间秩序相结合带来了历史

反讽。这些无疑让这部影片带有某种商业外表下潜

藏的内在文化的先锋性特征。“当大众文化采取激

进的政治立场和疏离策略时，即使它仍保留了较多

的 表 面 商 业 特 征 和 波 普 性，也 可 进 入 先 锋 的 层

面”［１０］１５３。
如何让电影文本保持文化和艺术创新性，如何

对接以广告文本为主体的商业美学要求，陆川在试

探新的可能，“艺术不能废除有助于小圈子性格的社

会分工，但它也不能把自己‘通俗化’而又不削弱它

的解放效果”［１１］１６。在精英文化圈内部分化加剧，呈

现出表面的“市场妥协”的姿态时候，不能把这个转

向看得过于悲观，更应该在深层的文化研究层面来

关注文本符号使用的具体状况。某些是全面导向商

业文本，像某些电影的伴随文本（电影以著名文艺导

演和监制为卖点，强调小资式的文化对抗）假借精英

符号修饰商业消费的内核，这一种文化后卫现象才

是真正的“负面的”社会整合，它在吞噬电影作为艺

术的生存空间。文化先锋还是商业后卫，这样的区

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将电影简单化看作是在艺术

和产业两轴间的纠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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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　勇　商业美学下的符号修辞实验———评《九层妖塔》中的“空间编码”


